
《友誼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五禮 冼紫晴 

  她的出現，就猶如找回了一塊我弄丟的拼圖，使我有缺欠的人生更圓滿一

些。 

 

  在中學一年級時，初來乍到的我對身邊的人與事除了恐懼，就是陌生。故

此，我對於「熱情如火」的同學，基於那份恐懼，我也是使用那種如鐵幕高牆

的態度、那塊嘴角從不上揚的臉蛋、那個尖酸刻薄的語氣，把她們通通趕走，

因爲只有這樣，我才不會白白地受到傷害——那些笑裡藏刀的傷害。我曾多次

受到某些人的「真心」，她們向我微笑，她們向我伸出雙手——最後，她們背

叛、出賣、拋棄。我對人一次又一次的信任，相信一個又一個的承諾，卻換來

如被拋棄的小狗般的悲涼與孤寂⋯⋯ 

 

  「大家好，我是由別的學校轉學到貴校的插班生，我的名字是陳一心。」 

 

「不是吧，陳一心，這個名字又老土俗氣又平凡。呵呵，可真配得起她的外表

啊⋯⋯」我喃喃自語道。我用銳利的眼神，把她全身上下掃量，整齊俐落的馬

尾，黑色膠框四方眼鏡，瘦瘦削削的身型——「甚麼嘛，這種女生，在我們學

校隨便找一個也比她都獨特就是了，她開口說話那麼流利，一定是一個滿口謊



言，又很愛八卦是非的人吧⋯⋯」我心中碎念著。當時的我對所有人均抱有偏見

與歧視，世上的好人大概全都滅亡了，剩下的都是偽君子、滿懷心計的甘蔗—

—入口香甜，卻越吃越難受。 

 

  一心在老師的安排下，坐到了我的後面，不出我所料，不到五分鐘，她拍了

拍我的肩。「你好呀，我叫一心，我們能當好朋友嗎？」我翻了翻「白眼」，假

裝撞到了後腦勺子，聽不見了，聽不見。殊不知她竟不放棄，還繼續在我耳邊

繞來繞去，我可真沒看過那麼讓人煩厭的八卦女生。「喂喂⋯⋯你不是聾子吧⋯⋯不

然我跟你當好朋友，我可不介意與殘疾人士當朋友呢！」我頓時怒火中燒，受

不住屈辱，按捺不住心中怒火，拍了一下桌，便轉身離去。我離開時，聽見了

一心的一聲賊笑，又說了聲：「哈哈，真可愛。」我的怒火更為旺盛，卻總不能

在全班面前大發雷霆，便加快腳步跑往洗手間去。 

 

  我用冰涼的水，撥往臉紅耳赤的臉上，試圖讓自己冷靜下來。我看著鏡中的

自己，並輕蔑地嘲笑。「這個陳一心，到底是什麼人啊！居然在大家面前取笑

我，還把我的怒氣當成笑話看待，也太沒禮貌了⋯⋯嗚嗚，嗚⋯⋯」我化怒為悲，

居然因為太生氣而流下淚水，我⋯⋯實在是一個窩囊鬼。這時候，我聽見了皮鞋

聲，就立即衝到廁格裡面，摀住自己急促的呼吸聲。過了良久，我確保了外面

空無一人，才敢小心翼翼地拉開廁格門，並戰戰兢兢地走回課室，假裝沒事發



生過。 

 

  一張牛油黃的便利貼貼在我的筆盒上，上面寫著： 

 

  「對不起，讓你感到難受了。我之所以會轉學過來，是因為在前一所學校受

到了嚴重的校園欺凌。我會一直煩擾你，是因為看得出你的反應很真摯直率，

我能看出你是一個正直爽快的人，只是自我保護意識太強而已，這樣直爽的人

絕不會像以前的朋友這樣傷害我。」我看到一滴水曾落在了紙上，融化了那些

字。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我理解。因為看到你，就彷彿看到過去的我般。我知道

你不會憑我的片面之詞而信任我，我不奢望，更不渴求。但願我的努力會在某

日打動你，開啟你冰冷的心門。」 

 

  在那天收到便條後，一心每次遇見我時，總是主動與我打招呼；看見我拿著

重物時，總是主動提議一同分擔；脆弱的我偶爾考試失手不禁落淚，借我肩膀

和心靈陪伴的也是她。漸漸地，我萌生了與她共同牽手，陪伴彼此走過世途險

惡，各自低潮的時光的想法。我願意與她經歷春暖花開、萬花盛開，也願意陪

她經歷寒風刺骨、盲風晦雨。因為她總是在無數個晚上熬夜陪伴通宵溫習的

我，還有試場失意的我，還有試圖了結自己的我⋯⋯我那長久冰封的心扉也隨著

她徐徐綻放的微笑而被融化。「這盞燈會帶領我們脫離黑暗，走到安全的地方，



走到向我們身處的雙手⋯⋯沒有這財富，我們大多只會枯萎和死亡。」——這是

這一刻的我所想的⋯⋯ 

 

  在既漫長，又叫我彷徨失措的午夜，迷霧裡，我聽見了她親切可人的呼喊

聲，她正尋找著我，我是一朵受盡世人踐踏傷害的花，一朵快將枯萎乾死的

花。某夜，我手握著我倆的合照，心中默默思考著——幸好，當初我選擇了牽

起你的手，才不致心花枯萎。願你安好，也願我們的友誼能成為天上的銀月，

永久不變，直至世界毀滅。 

 


